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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苏联解体后，民族语言问题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仍然存在。语言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俄罗斯非常重视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情况。本文主要分析俄罗斯语言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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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社会语言学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角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考察语言。语言

与社会共变：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

发展而发展。语言的社会性范围非常广泛，与社会的结构、政治、文化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存在于极其复杂的和动态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它的变

化和发展同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就是国家的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解决社会语言集团和国家在解决语言问题时遵循的意识原则和具体措施

的总和”（Ю.Д. Дешериев 1998：616），是政府与国家机构在解决人类社会群体在实际言语

交际过程中所产生的交际问题时，对语言文字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与管理，

以使语言文字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语言政策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是语言冲突的产物，

也是解决语言矛盾的根本措施。当某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遭受其他语言的威胁或干扰时，在

社会群体中多种语言共存时就需要语言政策的保护或调节。语言政策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是

由官方制定的，由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的硬性文件组成，具有不可违背性，一旦通过立法

机关进行实施，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和履行。语言政策是多种多样的。规定在某些

官方场合使用某些语言的法律，也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 

语言问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良好的语言

规划和政策有助于促进地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变

使俄语和其他民族语言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俄罗斯民族语言，特别是俄语，发生了巨

大变化。各共和国纷纷颁布法律，将本民族语言宣布为国语，俄语昔日“大一统”的地位受

到了民族语的挑战，纯洁性受到了大量黑话和外来语的污染。面对复杂多变的语言问题，俄

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意志坚定、内容显性的语言政策，实施了一系列管理有方的干预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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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层面上给予大力支持。其语言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俄语的国语地位，确定族际交

际语的同时给予本国内其他民族语言以地位上的肯定和支持，也就是在维护和巩固俄语免受

污染和破坏的基础上给予了少数民族语言一定的保护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保护少数民族群体

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俄罗斯的语言政策是从宏观层面出发，以语言实践和语言规划为手

段，兼顾各民族利益具有民主性质的展望型的语言政策。分析分析俄罗斯语言政策制定的社

会历史背景，阐述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现状，这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社会历史背景 

俄罗斯联邦地跨欧亚大陆，其 2002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俄罗斯人口约 1.45 亿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4：5），其中，

约 1.2 亿的人口为俄罗斯族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80%。从行政区域上划分，“俄罗斯联邦由

89 个主体组成（其中包括 21 个共和国、6 个地区、49 个州、2 个直辖市、1 个自治州和 10

个自治区），仍然是一个地道的多民族国家。据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最新

统计资料显示，俄罗斯联邦共有 176 个民族，拥有语言的数量与民族数量基本相符”（赵蓉

晖  2008）。 

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继承了苏联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一直困扰着苏联的民族语言多元化的问题。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改变俄罗

斯民族多元化的特点，也没有解决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俄罗斯境联邦内生活着的 170 多个

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是在大民族征服或强制

兼并小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还面临着民族向心力的问题。俄罗斯的大多数民

族是在近代被沙俄帝国征服来的，苏联时期许多民族矛盾都被压制了。但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原住民族语言为国语的语言改革”，使苏联境内的民族独立

和民族分离倾向更加严重。苏联的解体也没有改变这一复杂而严峻的状况。 

像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一样，俄罗斯各民族之间语言的使用情况大相径庭。每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民族方言，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因此成为一个

非常困难的问题。因此，民族语言问题成为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

的国家，语言问题处理的是否得当，将直接关系到其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了提

高全社会语言交往的效率，加强各语言集团对社会共同体的亲近感、认同感以及归属感，体

升全社会的语言整合力与凝聚力，国家政府部门必须采用一些语言法律、法规或其他行政措

施，来安排各社会集团的语言地位、约束各社会集团的语言行为、协调各社会集团间的语言

关系。 

1991 年末，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变成了 15 个独立的新国家。大部分新建立的国家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宣布自己的新国语，降低俄语的作用。俄罗斯

联邦则不同，这是一个由众多共和国在苏联领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联邦统一体。在这里，

人们根本不用谈论什么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话题，更不用讨论使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全体

人民使用俄语的习惯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相对于苏联时期而言，这一习惯更加稳固了。 

1996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设想》就指出，“在国家生活

正处于过渡时期的条件下，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趋势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趋势之

一就是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独特性和忠于俄罗斯各个民族的精神共性”（李立永  2003）。语

言问题就是该矛盾的核心。该《设想》还指出了在俄罗斯建立联邦体制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加强俄罗斯人的精神共性和发展各民族语言与文化。民族平等关系的核心问题也始

终是围绕着语言问题展开的，各个民族有权学习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俄语与其他民族语

言构成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尤其是在俄语地位下降的今天，这一矛盾更加突出了。因此，俄

罗斯有关专家正在努力改变俄语的现状，提高俄语在各民族交流中的协调作用。为使语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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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能够得到更好的落实，目前在俄罗斯已经划分出几个大的经济区，以便缓解中央与地方的

紧张关系。   

俄语问题也是语言个性问题。在近些年，语言个性问题也变成了教育问题、社会经济问

题和政治问题。俄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俄罗斯联邦国家的安全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现在还是将来，语言都不能超出人民之外，语言也是政治。因此，我们想要和平，就应该保

护自己的语言，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并为此付诸行动。 

对俄罗斯人民而言，俄语的意义重大。首先，俄语是俄罗斯联邦的国语（公文处理的语

言，俄罗斯联邦人民文化、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语言）。其次，俄语为俄罗斯其他民族语言的

保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使其母语的文字、语法和教学法得以保存：在俄罗斯，许多民族的

语言都是通过俄语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如鞑靼语、巴什基尔语、楚瓦什语、马里语、乌德穆

尔特语和摩尔多瓦语，等等。这些语言的语法理论和教学方法，都是在以俄语为基础的情况

下研究、制定并加以应用的。 

3 民族语言状况 

3.1  俄语现状 

“俄联邦的主要语言分属四大语系的八大语族，即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和伊朗语族，

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伊比利亚—高加索语

系的阿布哈兹—阿迪盖语族、纳赫语族和达吉斯坦语族。其中，俄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斯拉夫

语族。”（周庆生 2011）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也可以

说成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反映出社会历史前进的足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现象。当

社会的发展相对稳定时，语言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语言也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俄语，与解体前的时期相比，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跟它以前的“面貌”大相径庭。我国俄语学者张会森教授在其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 1985 年苏联当局推行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语赖以存

在和运作的社会空间、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革，这种巨大变革相应地引起俄语的重大变化。”（张会森 1999：14）虽然俄语仍是

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可是已经有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民族语言终将会

代替俄语。与此同时，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人们学习和掌握俄语的水平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首先，俄语在教育、教学方面呈现出下滑趋势。俄语作为母语和非母语的教学状况不容

乐观：“不仅中小学毕业生，甚至是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掌握必要的书写、标点符号、修辞、

口语、公文往来和书信的知识与技能，他们的文字和言语文化总体水平在许多场合下较低。”

（李立永  2003）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不仅老师，就连学生家长都在不断

反映如下现象：现有的学习资料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俄语的学习水平逐渐在下降，学

校里水平较高的教师越来越少。一些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喜欢的工作单位，已经不再是学校，

而是商场、公司或是其他一些获利较多的地方。 

其次，俄语自身遭到了黑话和外来语的冲击。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一股强大的洪流，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社会局面异常混乱，各种黑社会组织层出不穷。黑社会组织活动猖獗，

这使得大量黑话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俄语的纯洁性受到严重污染。社会制度的变化使苏联时

期“古拉格”群岛上的居民回归和复出，这也为标准语带来了为数众多的“古拉格”用语，

黑话、粗话和乡村野语。例如，понт-для понта（摆阔）、лox（傻蛋，土包子）、скорефаниться

（成哥们）、лажа（胡扯）和 заподло（恶心），等等。随着众多的Макдональдс（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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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ентукки（肯德基）、Пицца-хат（必胜客）等快餐店的出现，外文广告也开始出现在大街小

巷里。 

外来词的涌入是俄语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有相当一部分

人将西方，特别是将美国，视为理想的天堂。出于崇洋媚外的心理，为了追逐语言时尚，美

国英语受到了大家的追捧。例如，“青年人喜欢使用外来词作为自我肯定，抬高身价的手段；

他们已不在说 девушка而是说 гирла，кейс代替了 портфель，лейбл成了 фирменная этикетка

的代名词”（张会森 1999：213）。据俄罗斯国内文化机构的统计，在俄罗斯独立后的 10 年

间，混进俄语日常生活语中的外来词数量有 1 万多个，它们给俄语和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带来

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大众传媒语言被“污染”，而且使用也愈加不规范。如前所述，“由于教育水平下

降，再加上受到大量黑话和外来语的污染，大众传媒语言失去了昔日的纯正与纯洁，掺杂着

不少的杂质，常常夹杂着外来词以显示语言的生动”（储诚意 1999）。在与国外交往日益频

繁、国家日益开放的背景下，英语对俄语的影响明显加强，俄语逐渐被排挤出电视和广播节

目，它已不再是听众、观众和读者书面语和口语学习的范例。报纸、杂志开始使用非标准的

俗语、黑话，甚至一些骂人的脏话和粗俗的词汇，这严重破坏了俄语标准语的规范性。俄罗

斯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任由外来词自由发展下去，俄语的处境将十分令人堪忧。叶利

钦在出席普希金诞辰 198 周年纪念活动时，就曾批评俄罗斯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越来越不注

意使用规范的俄语，他呼吁全国人民马上行动起来，保护并正确使用俄罗斯的标准的语言文

字——俄语。 

1996 年，莫斯科市市长针对市内外文招牌剧增的情况，就曾愤怒地问道：“为什么我们

这里挂满了莫名其妙的外文招牌？”他认为，俄罗斯的城市，俄罗斯的首都应该挂俄文的招

牌，并在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会上指出，莫斯科的户外广告主要应该是俄文的，外文名称的广

告不应该放在大楼正面吸引人注目的地方，而是应该放在橱窗里或是高度不超过 10 公分的

地方。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В.А. Садовничий）在出席俄罗斯全国高

校研讨会时，作了题为“教育的传统与创新：人文测量”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近

年来由于受到国外影响的冲撞，俄语的使用范围大大地缩小了。到处都是进口产品：外国的

汽车和技术，外国的食品和服务，外国的杂志和电影，就连大街上的广告语都是用外文书写

的，俄语严重地变形了。” 

“苏联解体后的俄语与昔日苏联时期相比，其大一统地位面临着民族语的挑战，纯洁性

受到了大量黑话和外来语的污染，大众言语文化水平，特别是青年人的言语文化水平急剧下

滑。”（储诚意 1999）这种现象引起了大众对俄语状况的担忧，拯救俄语已成为俄罗斯社会

关注的热点。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就曾在电视上大声疾呼：“应该拯救俄语，

拯救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会见记者和社会各界人士

时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谈到俄语的处境，他颇为激动地说，“目前俄语处于糟糕的境地：我

花了 20 年的时间收集我们曾狂妄而愚蠢地抛弃掉的俄语词汇的精华。我出了一本辞典，在

俄罗斯没有人理会它，如果我们学不会说俄语，我们俄罗斯人将不复存在”（李立永  2003）。 

总之，苏联解体后，俄语的处境非常艰难，不仅面临着各种威胁和污染，而且失去了往

日的优美和纯洁性。不仅俄语的状况很不乐观，其他民族语言的状况也是处于危险的局面中。 

3.2 其他民族语言状况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语言状况从整体上讲与过去相同。俄罗斯联邦人口

总数约为 1.45 亿，发挥作用的语言超过 150 种，98.2%的居民讲俄语，母语为俄语的人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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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亿，非俄罗斯族人转用俄语的有 800 多万人。“除俄语外，使用人口超过 100 万或接近

100 万的，依次还有鞑靼语、乌克兰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白俄罗斯语、摩尔多瓦语

等。”（周庆生 2011）使用人数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涅涅茨语、谢尔库普语、

埃涅茨语、恩加纳桑语、卡累利阿语、芬兰语、萨阿米语、伊若拉语、维普斯语、马里语、

乌德穆尔特语、科米语、汉戴语、曼西语等，主要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还有一

些使用人数只有几十人的语言，而这些语言的使用仅仅局限于族际间的交往，甚至它们没有

文字。 

随着权力下放的不断加强，强大的地方上机构开始威胁到俄罗斯的统一。从边疆区划分

出来的自治州宣称自己为自治共和国的，主要有阿尔泰自治州、阿迪格自治州、卡拉恰伊—

切尔克斯自治州、哈克斯自治州等。1992 年，鞑靼斯坦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拒绝签署联邦

条约。为了给俄罗斯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区域建立了联合会，以方便协调自己的活动。

鞑靼斯坦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的其他主体共和国在地理位置上并不是分离的。在鞑靼斯坦境

内生活着不同民族的居民，而且鞑靼族的居民分布也不是很集中，大多居住在本共和国之外。

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鞑靼语的使用人数仅次于俄语的使用人数，位居第二位。鞑靼斯坦

共和国积极采取措施，扩大鞑靼语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使用范围。1999 年鞑靼斯坦共和国通

过了将鞑靼语转化为拉丁语的法律，试图将鞑靼语拉丁化。随后，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决定，

保护俄罗斯联邦境内（包括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内）的基里尔字母的完整性。“在鞑靼斯坦、

巴什科尔托尔斯坦和楚瓦什共和国等境内还建立起了土耳其贵族学校，专门教授土耳其语，

这受到土耳其人的大力支持。在土耳其贵族学校里，主要向学生介绍土耳其文化，俄罗斯文

化不再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欢迎。”（В.М. Алпатов 2000：160） 

在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尽管联邦政府加强了地方民族语言的使用管

理制度，但是地方民族语言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使用，在官方的交际场合中人们仍然使用俄

语进行交流和对话。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民族语言编写的教科书和其他语言教

学手段，大多数地方民族学校仍然使用俄语教科书进行教学活动。人们对俄语的掌握程度要

比地方语言好得多，因此，人们更喜欢读俄语版的报纸和文学作品。 

在一些地区，民族语言的地位与该共和国与中央的经济联系密切相关。例如，由于卡尔

梅克语与其他一些主体共和国的语言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卡尔梅克语受到大家的欢迎。

苏联时期会定期地出版一些用卡尔梅克语印刷的书籍，全部的中央报社和一些地方报社的报

纸也会用卡尔梅克语印刷。如今，卡尔梅克语书籍完全停止出版，地方的一些报社也已经关

闭，只有中央报社  «Хальмг унн» 还在出版卡尔梅克语图书，但已不再是卡尔梅克语这一种

语言的，而是双语的，即俄语和卡尔梅克语。卡尔梅克和俄罗斯的其他主体共和国的居民还

是比较喜欢读俄文读物，但这不意味着卡尔梅克语正在消亡，在农村地区的日常生活交往中，

人们还是比较习惯用卡尔梅克语。 

在阿迪格共和国，俄罗斯族人比阿迪格族人要多得多，其权力机关试图在公文处理中使

用阿迪格语的举动引起了当地俄罗斯族居民的不满。俄罗斯族人坚决反对学习其他民族语

言，他们认为不掌握俄语会阻碍其在共和国担任领导职务。 

在俄罗斯北方的一些地区，语言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所调查的 31 种语言中，有一些语

言已经消亡，如尤格语、鄂罗奇语等；还有一些语言，语言学家认为它们正在消亡的，例如，

阿留申语、奥罗克语、克雷奇语、伊捷尔缅语、尤卡吉尔语等。语言学家对此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希望国家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这些语言，也希望语言学家们共同努力来挽

救这些语言。 

俄罗斯联邦无论是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领土面积上，都可谓是一个超级大国；再加上

其境内生活着 170 多个民族，每个民族的交际用语又不同，因此其语言状况具有多元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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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另外，俄罗斯人口分布不均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极不平衡。某些语言在俄罗斯联邦

的法律地位也大不相同，有的语言兼为国语和官方语言，有的语言只作为国语或是官方语言，

还有一些语言只有书面语或是口语形式，有的还正在消亡，有的受到俄语的排挤，有的威胁

着俄语“大一统”的地位。面对这种异常复杂的情况，俄罗斯联邦政府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

的语言政策，和平、稳妥地调节俄语与其他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民族内部的语言间

的关系。 

俄罗斯时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构成社会一个分级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语言状况。多文化的社会团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立平等的语言政策。俄罗斯的语言状

况由于语言的多样性和外来词的大量涌入而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联邦尽管在语言建设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俄罗斯的语言政策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还是比较发达的，拥有

完善的标准法律基础，且规模宏大，具有系统性。 

4 结束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既得到了苏联巨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

又承担着苏联没有解决的问题——民族语言问题。俄语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遭

受到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学习俄语的热情降低，大量外来词及黑话侵入，俄语的纯洁性严

重受到污染，甚至被排挤出广告和电视节目。苏联最后几十年来实行的语言政策导致的地方

语言和俄语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 

俄联邦积极采取措施，巩固俄语的国语地位，加强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的桥梁作用，促

使俄罗斯各民族语言繁荣发展。在保护俄语的同时，联邦政府也积极地对其他民族语言实行

必要的保护和发展，注重民族语言在社会进步和维持国家稳定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法

律、法规的实施，提高了全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素养，使人们能够清醒地合理地对

待外来的语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证了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 

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保护俄语纯洁性的同时，不忘保护其他民族语言，还积极为土著小民

族及濒危的民族语言创建文字，并编写教科书等，这些举措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保存

各民族文化，维护俄联邦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得到了良好的反应和回馈，得到了很多土住

居民的支持和配合。 

当然，俄罗斯的语言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语言政策。俄罗斯联邦政府既要保

护和推广俄语，又不能破坏少数民族的语言的多样性；既需要教育机构作出巨大努力，又需

要通过大众传媒手段来传播和推广，因此，其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语言政策是一定政治的体现，是国家总政策的一部分。语言政策的制定受国家总政策

的影响。在制定语言政策时，国家权力机关必须要明白：语言政策反应的是国家和社会团体

对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语言政策对维护和促进民族地区稳定乃至全国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 

一个良好的语言政策，制定时不仅要考虑众多社会历史背景因素，而且所制定出的政策

也会涉及众多的内容。宏观上，语言政策可以“确定并推广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民族的共同语、

标准语，制定或改革文字，以及对共同语、标准语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推行等”（陈章

太  2005：148）；微观上，语言政策可以“对共同语、标准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

的正字法和正词法等确定规范标准，对推行共同语言、标准语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具体

要求和规定”（陈章太  2005：148）。 

语言政策分即可以以保护现有的语言状况为宗旨，也可以以改变现有的语言状况为宗

旨；语言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社会大众的利益，顾及境内所有民族的利益，使其具有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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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语言规划，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等方面的措施，可以改变或影响具体的

语言实践行为”（伯纳德·斯波斯基  2011：7）。 

总之，良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立法不仅会对语言的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一个

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近些年来，语言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对俄罗斯语言政策的分析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

楚地认识和了解其语言政策的内容和特点，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俄罗斯的语言国情的认识，

预测其语言政策的大致发展方向；研究俄罗斯既有的语言政策，这既可以为我国制定汉语国

际推广政策提供一些理论根据，为汉语在俄罗斯的传播创造良好的环境，又可以为其他多民

族国家制定民族语言政策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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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 the language problems among nations still exis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Language is important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unity and ethnic 

solidarity. Therefore, Russi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The thesis mainly analyz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policy 

and describes the status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language. Thu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language polic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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